
缅怀我的老师叶铭汉院士 

郑志鹏 

2024 年 10 月 4 日下午我接到中科院高能所所办打来的

电话，告知叶铭汉先生于当天中午在医院病逝。 

这消息使我感到突然，因为一个月前听说他因小便有血

而住院，我急忙打电话给他的女儿叶如茵问及此事，她告诉

我，医院正在治疗，现病情稳定，我才稍许放心。我相信叶

先生一定能闯过这关。回想半年前给他祝贺九十九岁（虚岁

百岁）寿辰时，见他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好，思维清晰，我们

都期望在他百岁（实岁）寿辰时再来庆贺。 

可是噩耗传来，使这个希望破灭了，我心情悲痛不已，

眼泪盈框而出。 

我认识叶铭汉先生六十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科研中的导

师，在他指导下参加 V2 静电加速器核反应研究，后又参加

正负电子对撞机上北京谱仪的建造。 

他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对工作的严谨，细致和负责的作

风，始终贯穿他的一生，成为他事业上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 

初识 

我第一次认识叶先生是在 1961 年，他给我们科大近代

物理系三年级讲授静电加速器课程，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斯

文帅气。课讲的十分精彩，从加速器的原理到应用，再到如

何做核反应研究以及国内外加速器发展的现状等，讲的清清



楚楚，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同学的兴趣。当时我就希望

能够有机会在我们自己建造的加速器上进行核反应研究。 

在 V2 组工作 

1963 年大学毕业，我有幸被分配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一部

一室一组工作，室主任是赵忠尧（副所长兼），一组组长是叶

铭汉。该组的任务就是在国内自己研制成功的 V2 静电加速

器（能量为 2.5 百万电子伏）上进行核反应实验工作。我在

大学的理想实现了，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 

一组是一室四个组中最大的组，作为大组长的叶铭汉业

务能力大家都十分佩服。因为他是建造 V2 加速器的主要骨

干，对加速器每一个部件都了如指掌。一旦加速器出了问题，

问到他，就很快解决了。他对核反应实验也很精通，在他的

领导下我们首次发现了 24Mg 的一个新能级。 

在业务上他对手下人要求极为严格，有人在工作上因偷

懒或粗枝大业出了问题，他会不讲情面，严厉追求责任。在

大家眼里，他是位很有威严的长者和老师。 

但平时他待人和气，不会对下面指指点点而是以身作则，

做出榜样，大家自觉地照着做。 

他坚持每周开一次组会，检查每个人任务完成情况，那

些没完成任务的同事自然有压力，将压力变为动力。会上也

会讨论遇到的技术难题，共同想办法解决。赵忠尧先生常到

实验室来，也参加组会。叶铭汉很尊重赵先生，经常征求他



的意见。 

多年后我负责高能所一室和北京谱仪工作时也效仿这

种每周一次组会检查工作的形式，对促进工作卓有成效。 

为了大家加工方便，他建立了一个小型工作间，有各种

各样的加工工具。他建立了一个规矩，用完工具后必须放回

原处，以便他人使用。大凡有人违反规定，工具用完后没及

时放回原处，他发现后会严肃批评，以后大家逐步做到遵守

此规矩，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他对年轻人非常关心和爱护。我到组里后不久，他就分

配我建立一台核磁共振仪，测量静电分离器的磁场。他经常

到实验室看我做实验，看实验进展如何，并问有什么问题需

要帮助。 

他还鼓励组内的研究人员参加所里组织的英语补习班，

提高英文水平。 

特殊时期 

文革时他受到冲击。最重要的原因是 1945 年在西大联

大期间他参加了青年军。为了审查此事，还为他办“学习班''，

丧失了行动自由。当年青年叶铭汉抱着滿腔热情，为了抗击

日本侵略者，不顾个人安危参加青年军。他在军中主要任务

是开汽车，为时半年多。但在当时的思潮下认为青年军就是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学习班”的方式对叶铭汉进行了无

休止的审查，使他丧失了行动自由，并撤掉了组长职务。 



文革结束后叶铭汉恢复了工作，继续担任组长。他向前

看，把那些过去不愉快的事情放在脑后，重新领导组内同事

积极开展核反应研究工作，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包括

轻核反应研究。于敏后来曾对叶铭汉讲到“你们提供的数据对

我国氢弹的研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清期间 

1964 年 11 月我和叶铭汉等以中科院四清工作队员的身

份在辽宁省开原县大孟邨参加四清，和农民实行三同，即同

吃，同住，同劳动。这里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玉米和高粱。

住在老乡家里，睡大坑，和农民一起劳动。 

叶铭汉不怕苦，不怕累，坚持三同。那时他已近 40 岁，

和二十多岁的年轻同事一起插秧，拔草。冬天则冒着零下二

十度的严寒下地刨粪，上山砍柴，十分辛苦。他以极大的毅

力闯过来了。 

他和农民关系处的很好，农民感冒了，他就拿出随身带

的药送给他们。半年多以后，我们结束了开原四清返回北京

时，农民来送行，老乡们拉着叶铭汉的手，依依不舍地告别。 

北京谱仪的建造 

1982 年，叶先生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物理一室主任，

负责北京谱仪的预制研究。他组建了漂移室、飞行时间计

数器、簇射计数器、缪子计数器、在线、离线分析等小组。

他选择人才的标准是任人为贤，看你是否胜任，是否实干，



而不问来处。这一原则在他任所长期间也是如此。 

一天他到我办公室找我，说：“你在丁肇中那里学的就是

飞行时间计数器，我想让你负责北京谱仪的飞行时间计数器，

你看怎样？”我回答说：“感谢你的信任，但北京谱仪飞行时

间计数器的指标要比 Mark-J 的高，会有一定难度。"他说

MarkⅢ上飞行计数器的指标是 200 皮秒，我们经过努力应

该可以达到。‘’于是我就答应了叶先生的邀请。一个月后

拿出了我的初步设计方案请他审查，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

见，并让我估算造价。 

在两年的预制研究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个模型，时间分

辨率达到了 200 皮秒。他很高兴地说，你们可以开始飞行时

间计数器的正式建造了。 

北京谱仪是由叶先生设计的，在设计时听取了各探测器

组组长的意见。他在设计时参考 MarkⅢ探测器，取其所长，

而不照抄。他设计的北京谱仪在增加端盖探测器、扩大立体

角和使用中性触发等方面都体现了创新特色。 

在北京谱仪建造过程中，叶先生帶领我们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困难，终于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对撞机和谱仪的建造。 

物理一室召唤 

1985 年，叶铭汉先生派我到日本 KEK 参加 AMY 国际

合作组合作研究，建造 AMY 探测器。我负责触发计数器的

制造并筹建中国小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原计划在日本工



作一年，但在第 11 个月的时候，突然接到叶先生的电话，让

我立即回国，负责物理一室的工作。原因是物理一室当前矛

盾较多，意见不统一，对北京谱仪的建造不利。我说我回去

能改变局面吗？他说征求过许多同志，包括现任主任严武光

的意见，都希望我回去。这样我就遵从他的意见，在 AMY 合

作组进行工作交接后，很快就回国了。 

回所后先到叶先生办公室见他。他说让我先去找现任主

任严武光。严武光是留苏生，莫斯科大学毕业，理论极好，

但对探测器不是很熟悉，组织管理经验少一些，因此在领导

北京谱仪建造时，下面意见较大，他弄得很被动。严武光认

为我当一室主任，负责北京谱仪比他更合适。他把当时谱仪

的研究进展情况向我做了介绍。 

在经过正常组织程序后，我上任了。在正式上任之前叶

先生问我，你有什么办法改变物理一室当前的状况。我回答

说：就是设法把不同意见公开，经过充分讨论求同存异，达

到一切为了谱仪早日建成的目标。叶先生同意我的看法。他

问我，采取什么措施？我回答说就按你以前的做法，开好小

组长会，有意见在会上讲，不能在下面议论和传播。他点点

头说就这样办，要提倡坦诚公开，以理服人。于是我就设法

开好每周一次的小组长会，会上充分讨论，统一思想，解决

技术问题，提出下周的工作计划。会议讨论的内容和决定都

写在会议纪要中。下次开会就按上次会议纪要检查，如未完



成计划就要寻找原因，要追责。因为有问题、有意见都放到

桌面上，在小组长会上谈，极大程度减少了矛盾，增加了凝

聚力。 

我在两位副主任的配合下，使谱仪工作走向正规，大家

都把精力放在北京谱仪的建造上。经过物理一室一百多位同

事的共同努力，北京谱仪建设进展顺利。 

1988 年 10 月 16 日在北京谱仪亮度监测器上观察到正

负电子对撞的巴巴散射信号，标志着对撞机建造成功。此时

北京谱仪基本建成，可观察到宇宙线事例。 

J/Ψ粒子信号 

1989 年春北京谱仪安装到对撞点，我们开始了紧张的调

试工作。当时的目标是观查到 J/Ψ粒子信号。经过了一段时

间调试一直没能看到 J/Ψ信号。 

此时叶先生找我，在他办公室里和我一起分析找不到信

号的原因。讨论后我们认为探测器的灵敏度要提高，加速器

的能量扫描范围要扩大，才可能解决问题。他让我亲自抓好

这件事，设法尽快找到 J/Ψ粒子信号，并建议我亲自参加值

班。 

1989 年 6 月在我和吴为民，张长春，张闯值班的一个

晚上，，我们改善了探测器性能，扩大了加速器能量扫描范围，

在凌晨时终于找到了久违的 J/Ψ粒子信号，并赶快打电话告

诉叶先生这一喜讯，他马上从家里赶到实验室里观看，确认



后表示祝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陶轻子质量测量 

叶先生一再强调建正负电子对撞机，谱仪的目的就是要

出物理成果。在对撞机建造之初，他和李政道、朱洪元先生

就抓物理，在高能所和高等科技中心开了一系列国际研讨会，

讨论在北京谱仪上可以做哪些物理，使大家扩大眼界，关注

和思考物理问题。  

在谱仪建成后，他非常关心谱仪的物理成果。1991 年我

和李金向他讲到我们打算开展陶轻子质量测量的课题，他仔

细问了用的什么方法，我们回答用精确定陶粒子产生阈值方

法。他问如何在谱仪上实施，我们用能量扫描方法。他又问

了许多细节，我们都做了详细的回答。我们还告诉他目前国

家实验室有的人不同意现在做这个实验，认为对如此精确测

量把握不大，有很大风险。叶先生听后支持我们做此实验，

并要我们耐心说服不同意见者。听了叶先生的话使我们更有

信心。最终陶轻子质量测量方案获得批准，在合作组的共同

努力下取得了重要成果，被粒子物理数据组认为五十年来重

要成果之一。该成果的取得与叶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 

提出对撞机升级改造的高标准 

为促进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升级改造(BEPSII)，叶先

生与其他四位院士一起上书中科院领导，说明对撞机升级改

造的必要性，并强烈建议采用双环方案，以保证对撞机的高



亮度。对北京谱仪升级改造(BESIII)方案，他坚持采用超导磁

铁和 CsI 晶体量能器方案。后来，他的这些建议都被工程建

设采纳，保证了 BEPCII 和 BESIII 的高质量，为今后物理成

果的取得奠定了基础。 

远见卓识，低调行事 

他任所长期间除了抓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谱仪外，对

其他几个重点学科也抓得很紧。例如，谢家麟先生领导的自

由电子激光项目和计算中心的建设，以保证谱仪的数据获取

和物理分析。还有他对宇宙线和天体物理也非常关心和支持，

为其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要提的是他十分有远见地看到数据传送对高能物

理的重要性。在 1984 年他就和萧健先生一起促成了物理一

室在水科院建成了远程终端。在 1986 年支持与 CERN 建成

网络联系。1986 年 8 月 25 日吴为民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

邮件到 CERN。这些都为 1994 年高能所建成第一条互联网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任所长期间充分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大家配合

默契，与党委关系协调。当时的党委书记王迪同志曾说过“叶

铭汉所长有事都和我们商量。他工作认真，说话直率，我们

配合的很好。'' 叶铭汉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能与党委配合得如

此好，反映了他一切为公，坦荡无私的崇高品质。 

他为人低调，他常说我当所长就是放手让大家干，我没



干什么。其实，放手让大家干说明他相信大家，善于调动大

家的积极性。说他自己没干什么是太谦虚了。在他担任所长

期间建成了中国第一个高能物理基地，为中国的高能实验物

理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为高能所的同步辐射应用、

自由电子激光建设、宇宙线天体物理发展等都做出重要贡献。 

他一直很谦虚地称自己没有什么管理能力，其实不然。

他在负责北京谱仪期间和当所长期间建立的责任负责制和

定期检查制度就很好地反映了他的管理能力。他和谢家麟，

方守贤一起在对撞机建造过程中坚持执行的 CPM（关键路

线追综检查方法）对工程进度的执行和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他任人唯贤，坚持选用能干，实干人才，对工程能保证

质量，按期完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品格和精神 

叶先生任所长期间，无任何架子，大家都称呼他老叶，

很少称呼叶所长。无论是研究人员，职员，工人到办公室找

他，他都热情接待，认真听取对方问题后，他能解决问题的，

尽量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说明原因，让来者满意而归。 

他在高能所留下了朴实无华，低调实干，和蔼可亲的形

象。他为人正直，讲真话，办实事，这一点传承了赵忠尧先

生的品德。他心胸开阔，思想豁达，是一位“仁者"，是他长寿

的原因之一。 

               怀念 



如今叶铭汉先生离开了我们，他对我国的核物理和高能物理

做出的杰出贡献将载入史册。 

他的崇高品德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叶铭汉先生千古！ 


